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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市成区域，超赶信心强。

城市提升品质，二载见新相。

少了低危旧所，建起新楼大厦，一望尽高房。

废地栽花木，处处展芬芳。

新时代，齐奋进，日夕忙。

三年实现宏变，五载奉新创。

勇打拼博硬仗，致力振兴梦想，捷步向前行。

上下同发奋，前境放光芒。

水调歌头·齐心建设新奉化
王述梓

沈永明
城西岙有新村和老村之分，

因城区的拓展，新村与城区已近

在咫尺，驱车前往，几分钟即可到

达。新村别墅连栋，楼宇林立，道

路宽畅，环境整洁，彰显新农村新

气象。而老村，位于大爿山东麓，

锦屏街道西南。那里古树参天，

秀竹森森，石屋连绵，巷弄贯穿，

遗风淳朴。

城西岙有 500多年建村史。

原住民有周、朱、徐三姓，后又有

汪、王、陆、袁、印、李等姓氏相继

落户。相传最早在此居住发族的

为周氏，追溯周氏先祖本姓刘，乃

刘邦之后。周氏迁奉始迁祖百一

于南宋时从苏州迁徙至江口周村，

明宣德年间第十世裔孙敬秀从周

村迁居城西岙。原村中周氏宗祠

燕诒堂梁上悬有“遗刘堂众”的匾

额，目前村中还有刘家墙弄之名。

唐时，朱氏迁奉始祖伯义从微郡紫

阳迁奉东“大毛岙”发族，后其裔孙

国民在明嘉靖年间来城西岙做私

塾先生，并定居在此。徐氏始迁祖

昌公在清康熙年间，从徐家塔来城

西岙锯板营生，在村西偏隅处筑屋

栖身，尔后，徐氏后人日益兴隆，渐

渐从上徐家移居村中心与周、朱

两氏族人融为一体，至今已繁衍

至13代，有近120户。

周、朱、徐三氏先民以土为

基，以山为业，和睦共存，同在这

块肥沃的土地上建设美好家园。

他们各自在村中以血脉为纽带，

聚宗亲之气，建起了周、朱、徐三

氏宗祠。周、朱、徐三氏族人虽没

有显赫的背景，但他们自强自立，

坚守山村的农耕生活，并以刚正

之气，敢于同强大的封建官僚作

不屈抗争，创造出民告官获胜的

不朽神话。

城西岙村自古多毛竹，村前

屋后漫山遍野，竹资源可谓是城

西岙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

传乾隆 46年（1781），奉化县治新

官上任，需要装饰衙门，而毛竹是

当时装饰的主要材料之一。衙役

依仗权势，强行向城西岙村索砍

毛竹。此后，这种乱象越演越烈，

官员及其亲友需要毛竹，也可去

该村任意砍伐，严重的侵权行为

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乾隆 56
年（1791），村民忍无可忍，以朱尚

恕、徐绍祖为主，自发组成论理小

组，去县衙讨要说法，结果不但没

有讨回公道，反被侮为刁民，遭棍

棒伺候。朱、徐等人被打后，群情

激愤，于是上诉至宁波府，无奈官官

相护，无功而返。但他们不畏强暴，

继而诉诸杭州巡抚。巡抚在询问事

由后，指令宁波府台查清此事。宁

波府屈从上层压力，不日便将事实

查 明 ，如 实 呈 报 。 乾 隆 58 年

（1793），巡抚一纸禁令下达奉化，一

宗历时数年的民告官案件终于以草

民获胜而尘埃落地。“永禁令”的颁

发有效杜绝了县衙门滥砍滥伐之

风。村民出于对永禁令的敬畏和感

激，在乾隆 59年（1794）自发捐钱，

把永禁令全文制刻在石碑上，称它

为《永禁碑记》，并把这一碑记镶砌

在进村口西京庙屋墙中，以志永久

保护竹资源，也彰显先民的不屈精

神。如今，村里的竹资源仍然造福

乡里，久负盛名的城西岙冬笋、春笋

在周边市场独占鳌头，成为振兴乡

村、村民发家致富的经济支撑。

城西岙虽小，却不乏传奇色彩。

明时，在大爿山南有枯桐坑，亦有山

民栖身。相传洪武十七年（1384）某
日凌晨，少年陈敬跟随父亲上山砍

柴，不料父亲被猛虎所叼，陈敬心急

如焚，攘臂大呼，追及履虎尾，以杖掣

之虎，虎舍其父，反少年被噬。邑人

王景才曾撰文描绘陈敬之事，陈景因

此以孝子名义被载入邑志。

大爿山顶有一潭，常年旱不涸，

雨不溢，相传有赤鲤龙于此，因称“鲤

湖塘“。此山也被村民称为鲤湖塘

山。早在晚清时，在鲤湖塘处，建有

一座两柱三榀的龙王亭，上世纪 60年
代被毁，后又在原址上重建，亭内中

间横梁中悬挂着的一块写有“果然

灵”的匾额却是原物。原来当年龙王

亭被拆除时，这块匾额被和尚岙一村

民悄悄保存了起来，后又奉献给了重

建的龙王亭。

“果然灵”，顾名思义是指十分灵

验。相传光绪廿八年（1902），连山乡

南溪口村（今大堰镇南溪村）数月无

雨，田地开裂，水井枯竭。村中族长

听说城西岙的龙王很灵，就发动数十

名村民敲锣打鼓，到鲤湖塘请龙。三

天后南溪口村上空乌云密布，果然下

起了倾盆大雨，解除了旱情。村民为

了答谢鲤湖塘龙王，遂做了块“果然

灵”匾额送到龙王亭。龙王亭和“果

然灵”的传说，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的

色彩，但它蕴含着当地百姓祈求福祉

的精神寄托。

多少年来，城西岙村民听惯了那

里的山风呼息，纵情于山水秀美之

中，他们以如山的责任、如磐石的信

念，守望故土，炫舞梦想，吟唱着一代

又一代的希望之歌。

城西岙村

佚名
裘村镇中心区域集中在裘村

村，由 4个自然村组成，分别是裘

一、裘二、裘三、裘四。全村以裘姓

为主姓。自唐大宗十一年（857）年
之后即在此繁衍生息。当时裘氏

在裘村有兄弟三人，长大后分居，

自立门户开拓创业并建造了自己

宗族一脉的祠堂，所以裘村村内有

裘氏宗族三大祠堂，即街里厢祠

堂、信房祠堂和行房祠堂（原有柏

荫祠堂后倒塌重建成为裘三村老

年活动室）。

解放前，祠堂内专门有一隅放

置着宗谱和先祖的遗像、功德本和

传记等，而且委以专人保管。不少

祠堂建有戏台楼阁厢房，逢年过节

或喜庆之日会请来戏班子唱戏，一

般可容纳几百人观看。裘村的信房

和柏荫祠堂都置有戏台，相当于现

在村内大会堂的作用。

1941 年，裘村遭日寇侵略沦

陷。当时伪乡政府也从石城（为防

御倭寇所建，于 1968年拆除，现为

裘村小学校址）迁入街里厢祠堂一

直至解放前夕。1949年5月裘村解

放后，村内各祠堂被政府征用，全部

用作粮站和粮库。三十多年后，政

府又将各祠堂归还给所属村，所以

街里厢祠堂也划归裘四村所辖了。

此后裘四村就在祠堂内设置村办公

室，并办起了胶木厂、绳索厂。上世

纪 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村在祠堂内增添了几十张圆桌和

配套用的凳子，以满足村民婚庆、丧

事的需求，颇受欢迎。

2012年开始，各村纷纷建设文

化礼堂。裘二村的信房祠堂和裘三

村的行房祠堂经过装修布置后成了

文化礼堂。因原属裘四村所辖的卫

生院搬迁，裘四村就将卫生院改建

成文化礼堂，而街里厢祠堂也就变

成村办的“长者食堂”，这也是全镇

第一个老人食堂。凡年满 75周岁

的本村老人，只要出资每月 200元
即可享受中晚二餐膳食，三菜一汤

颇受欢迎，这也使老祠堂又焕发了

青春。

祠堂纪事

夏传德
我们上学时，受到的是“五

爱”教育，即爱祖国、爱人民、爱科

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那

时，学校对劳动教育是重视的，安

排也是科学的。小学低年级有诸

如剪纸、折纸等手工劳动课，让小

朋友动动手。当然还有自我服务

性劳动，参加教室卫生整理，擦擦

课桌椅、门窗。到了高年级就有

劳动课，学校旁有块地，供五六年

级学生劳动，种青菜、种芋艿。操

场里跳高、跳远的沙坑要沙子，有

时劳动课会安排搬沙。那时候我

们就会到剡溪边的沙滩，用家里

带来的脸盆装好沙子，再送到学

校去。

1957年，“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劳动成了校园生活的主旋

律，成了突出政治的实际行动。

1958年春，读初二时，我们背起铺

盖上山，到十里外的山村安寨扎

营。先是砍柴斫树，接着是烧山，最

后是开地种玉米，足足劳动了半

月。学校还组织学生勤工俭学，那

时，溪口办了酒厂，需要从棠云把酒

埕运过来。酒埕是易碎品，手拉车

运送不合适，动用学生劳力，每人挑

两只也不重，又安全。于是学校把

这个业务接了来，近一百人，浩浩荡

荡，每次来回 30里把两百只酒埕送

到酒厂。

除了这些，学生还要经常参加

公社劳动。曾记得1958年11月，学

校接到公社通知，让我们去离学校

十里外的联胜大队参加十天秋收劳

动。我们一组八个人住在一户农户

楼上，打地铺，吃饭是大队食堂。八

个人一部脚踏打稻机，大家轮流工

作。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学生干

过很多活。穿上草鞋到二十里外的

岩头村猪头岭挑铁矿石，用铁榔头

敲矿石，上山挑炭供炼铁用……

初中毕业升入师范后，还是政

治挂帅、劳动领先。学校是新办的，

我们参加建校劳动。一星期时间，

一天三趟到西溪砖瓦厂挑砖头。新

建的学校没有围墙，我们到城西岙背

竹子，自己动手编篱笆当围墙。学校

还办了畜牲场，平地基，用毛竹搭屋

架，打草扇盖顶，养羊猪鸡鸭，劳动课

打猪草，晚上轮流值班。再有就是每

周半天正常劳动课，需要上山开地垦

梯田，种桃树、种马铃薯。

劳动当然是艰苦的，不过那时

学生思想单纯，老师讲啥就做啥，大

家一起劳动也不感到厌倦。现在回

过头想想，一个十五六岁孩子要参

加这么繁重的劳动似乎有点不可思

议，也不合情理。不过，苦难是一种

磨练，劳动可以让青少年学会生存、

学会生活，也有利于青少年独立的

品质、勤劳节俭的美德和健康人格

的形成。那时的劳动增强了我们的

意志和毅力，给以后工作、生活增添

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想到这些，我感到现在的家庭

教育和学校教育最大的不足，就是

缺少劳动教育。如今，在很多父母

和老师的眼里，只要孩子有特长、学

习好，就能“一好遮百丑”，劳动自然

被排在末位。然而，这个被现代人

忽视的“劳动”，恰恰对孩子的成长

和他们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

义。

私以为，学生应该以学为主，但

劳动还是应该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

门必修课。

劳动，校园生活的主旋律

舒志芳
上世纪 60年代初，家里靠

父母摆摊做些炒货生意养活咱

们四兄弟三姐妹，负担很重。

为了维持生计，寒暑假我经常

跟随父亲用手拉车到苕霅、杨

家堰、楼岩等地购买硬柴、柴

爿，当夜从奉化拉到宁波东门

口、濠河头一带，第二天清早再

沿街叫卖。行情好一点，千把

斤柴能赚 10多元，也有只赚几

元钱的时候。

昼夜兼程 130多里路，走

不动了，稍微休息一会，饿了，

啃块番薯干，渴了，喝口冷开

水，其中的苦累不必说，尤其是

到横涨桥那段既陡又长的上坡

路，得拼尽全力推，脚底脚跟磨

起的血泡痛得钻心。

那个年代，宁波人烧饭烧

菜没有现在的燃气灶、电饭煲、

煤球炉等工具，用的都是老柴

灶。引火用茅草、松毛，烧火用

树枝、柴爿。晴天清晨，宁波东

门口、濠河头一带居民盼着乡

下卖柴客进城，久而久之那一

带就成了不是柴市的柴市。柴

车少的时候，柴容易脱手，柴车

多的时候就不大好卖了。记得

有一次，到了上午 11点多还剩

下 5捆柴、2把柴爿，父亲索性

离开柴市拉着车走弄穿巷叫

卖。可到弄巷里也是一样少有人

问津，就是有人问，不是嫌你柴湿，

就是说你价高，卖得十分艰辛，为

了不至于将这些剩余的柴火拉回

奉化，最终父亲以大大低于市场的

价格忍痛卖掉了。

18岁那年暑假结束前的一天，

我又一次跟随父亲拉着满满一车

柴到宁波去卖。晚饭后出发，还不

到横涨的地方，天突然下起了雷阵

雨。父亲立马固定好柴车，在车杠

下拿出预先准备的防雨篷布，将满

车干柴和柴爿盖好。然后又取出

破衣服铺在柴车下面，我们父子俩

肩并肩紧挨着，躲躺避雨。由于那

时甬临线公路是砂石路，路面又高

低不平，躺着背脊疼痛难忍。好在

不到 20分钟雨就停了，雨后的砂

石公路虽然没了飞扬的尘土，但

受了潮的千斤重柴车拉起来就更

重了，到宁波已经是早上近 7点。

濠河头一带买柴客大多数对乡下

卖柴人的辛苦还是比较同情的，

在价格上也不大会斤斤计较。“看

着你们俩爹这么辛苦，又这么循规

蹈矩，我们特意也要把生意给你们

做！”买主几句话，使得我和父亲感

动不已。

如今，老柴灶早已退出了宁波

市民的生活舞台，自然也不会见到

进城的乡下卖柴客了。但“宁波卖

柴”这段经历让我一辈子忘不了。

宁波卖柴
汪武秀
1969年，我在无锡部队当兵，

爱人支边在新疆阿克苏农一师，7
月 6日前后，我们各自请了半月婚

假，千里迢迢回到我的老家棠云

公社领了结婚证。五十年风雨同

舟匆匆而过，我们将迎来金婚纪

念。

那时，家里很穷，结婚的床是向

亲戚借的，草席下面铺的是稻草，三

伏天没有电扇，热是可想而知的。

天气炎热加上水土不服，我爱人患

了疟疾，一会儿大汗淋漓，一会发冷

发抖，全身打颤，体温上升到 40度，

持续几天寒热不止。当时农村没有

抗疟药，我步行到县城医院买了药，

才治好了她的病。

1973年 6月 28日凌晨，我们的

女儿出生了。当时我在横山钢铁厂

医务室工作，我没有学过接生，在邻

居的帮助下，一直忙到天黎明，女儿

平安来到人间，第二天我还上山抬

柴……虽生活清贫艰苦，爱人却没

有一丝怨言。

都说患难夫妻见真情，这句话

用在我们身上再也合适不过了。

1986年 6月，妻在县医院做甲状腺

结节手术，病理切片报告确诊为甲

状腺癌，宁波、杭州省人民医院病

理科专家会诊的结果为滤泡状腺

癌，那时我一个人非常无助。在患

难之间，妻子反而鼓励我，让我放

平心态，最后在杭州一位肿瘤专家

的建议下，我带着妻子去上海肿瘤

医院复诊。结果病理科检查报告

为甲状腺滤泡性腺瘤，让我紧绷多

日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而我与妻

子的感情却在这误诊的见证下更加

深厚。

我们夫妻孝父母，在村里有良

好口碑。我母亲吃素，妻子会从奉

化带上煤球、烤麸、油豆腐等菜到汪

家村，再把烧好的菜送到我母亲桌

前。我父亲爱喝米酒，我会从江口

肩挑两坛冬煲老酒，70 多斤走 30
多里路，送到父亲身边。怀着真情

给母亲洗脚、洗头、梳发等更是不

用言说。后来父母年纪大了，我们

直接将他们接到身边，直至寿终正

寝。

我家理财全靠妻子，她买菜，

会货比三家，能省则省。近十年，

我们自助游住过 20 元旅馆，不少

自费游项目她都省钱不参加。但

对困难的读书亲友从不抠门，资助

贫困学生从无怨言。

夫妻 50年不可能没有矛盾，也

总有磕磕绊绊的时候。但是不管谁

有理，最后我还是尊重妻子，因为她

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劳的人。为了

这个家，妻当好了“红花”，我就要当

好“绿叶”这样的定位，这样的心态

让我们永远不会有分离矛盾。

我们只有一个女儿，没娇生惯

养，生活上不溺爱。父母的义务是

培养儿女成家立业、自力更生的能

力，因此女儿成家后，自己做饭，自

己生活，我们从不插手。我坚持自

立、自强、自尊，不依赖、不连累的原

则，在生活上不过多依靠女儿。退

休后我们常谈晚年养老及后事，我

决定捐献遗体，妻也考虑不建坟

墓。愿把阳光、健康、自强的一面展

示给后人。

少年夫妻老来伴。女儿结婚

后，我和妻子携手到过非洲、北美

洲、欧洲、澳洲、亚洲大小 20个国

家。我们共同爱好旅游、健身、劳

动，爱看红军长征电视剧，一起学摄

影。今年我给妻子买了一只华为智

能手机，更新了电脑，让她不断“充

电”，跟上新的生活。

50 年前，一见钟情，50 年后，

白首相伴，岁月像流水逝去，半个

世纪的婚姻生活，有苦有甜，但无

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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